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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乱改？”1 “中文发音的芯片”4

回忆起和弟弟陈天石———如今的中科寒武纪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寒武纪公司）董事长兼

总经理一起钻研深度学习处理器芯片的岁月，中国

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计算所）副所长、

处理器芯片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陈云霁总结出四

个字———“有笑有泪”。

一次“流泪事件”让人忍俊不禁：兄弟俩曾因一篇论

文中一句话的表述争红了脸，后来争吵升级，打了一架。

陈云霁已经记不起论文中那句话后来到底采纳

了谁的意见，只记得最后俩人都双眼噙满泪花，互相

松开了揪着对方衣领的手。

“亲兄弟之间可以放下一切掩饰，坦率面对各种问

题，不用给对方留任何情面。”陈云霁笑着说，“也许正

因为这样，我俩才得以快速推进芯片设计和人工智能

（AI）算法的交叉研究。”

最佳论文到手后，孙凝晖问兄弟俩：“你们能做出真正的深度学
习处理器芯片吗？”

在国重实验室，有个不成文的共识———重视论文，但绝不止于
发表论文，要更重视技术发明和原型系统，将成果实际应用于产
业。孙凝晖此问，其实是勉励他们做出真正的 AI芯片。

事实上，在 2014年 5月 31日将 DaDianNao论文投稿后，陈云
霁就带着一群研究生坐绿皮火车晃荡着去了成都———一边放松，
一边着手准备原型芯片的研制。

那几天，他们晚上在成都的街头寻访美食，白天在大学里找间
没人的教室讨论芯片研制问题。

回到北京，在中国科学院主管部门和计算所的支持下，课题组
全面投入紧张的芯片研制工作。即便已在“龙芯”团队身经百战，作
为新 PI的陈云霁还是感受到了责任之重。

在实验室一间不足 30平方米、被戏称为“小黑屋”的玻璃房里，
挤满了智能处理器团队的成员，几乎每张 1.5米长的桌子前都要坐
两个人，拥挤喧闹、热火朝天是常态。2015年，国际上第一颗深度学
习处理器原型芯片的一次流片成功，就是在这里揭晓的。

陈云霁、陈天石都清晰记得那颗芯片流片回来的晚上———
“我们聚在‘小黑屋’里，把芯片和调试主机的串口连通后，调试

主机屏幕上很快就跳出了深度学习测试结果正确的信息。”
接下来就是陈云霁的“个人秀”，他随手抓起身旁的拖把，即兴

和学生们表演了一段“舞枪弄棒”。
初为 PI的不安感，在那一刻消散了。
陈云霁说，之所以给芯片取名“寒武纪”，最初寓意是这个项目

只是一个基础性支撑，表明它是一个非常早期的起点———就如寒武
纪那个遥远而原始的时代一样。陈天石也说，寒武纪芯片想做的是
“未来无处不在的 AI应用的垫脚石”。

他们没想到，这个领域的大爆发来得迅猛且快速。
2016年春，谷歌公司研发的 AlphaGo一战成名，AI迅速在全世

界掀起浪潮。同年，在计算所和风险投资机构的支持下，寒武纪公司
成立。

2017年，打上“真正的 AI手机”标签的华为Mate10在“寒武纪
芯片”的助攻下取得巨大成功。“寒武纪 1A处理器”也成为首款商
用深度学习专用处理器。

2020年 7月 20日，寒武纪公司在科创板挂牌上市，上市首日
即突破千亿元市值。从正式递交招股书到正式敲钟上市，寒武纪公
司仅用了 116天，成为国内 AI芯片第一股。

如今将工作重心转向科研管理和基础研究的陈云霁，已接替孙
凝晖，担任处理器芯片全国重点实验室（由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
点实验室重组而成）的主任。每当路过“小黑屋”看到里面挤满了热
火朝天工作的同事和学生时，他的心中仍会升腾起一股热流。
“寒武纪”的初心，始终没有忘记。

沉下心后，他们用详尽实验得出的实际数据，扎扎实实地证明
了深度学习处理器的巨大潜力。陈云霁说，他没想到，这些成果产生
了他们不曾想象的学术影响力。

2014年是兄弟俩丰收的一年。在 2014年 3月召开的国际顶级
学术会议 ASPLOS上，他们和合作伙伴、计算所客座研究员 Olivier
Temam的成果———《DianNao：一种小尺度的高吞吐率机器学习加
速器》获得了最佳论文奖。这是中国乃至亚洲科研机构首次在计算
机系统和高性能计算领域顶级国际会议上获得最佳论文奖。

这次获奖完全在陈云霁意料之外。ASPLOS 的颁奖宴会，他
和 Temam 一开始没打算去，因为“没想过获奖这种事跟我们有
什么关系”。当获奖者揭晓时，他还在“埋头苦吃”，根本没注意台
上在说什么，直到发现和他一桌的学者都停下刀叉，微笑望着他
和 Temam。

那一刻他突然“蒙了”，走上台接过奖牌时依然是一脸茫然。他
上一次有这种“怎么可能”的震惊心情，还是在高中校运会获得
3000米跑冠军的时候。

2014年 12月，《DaDianNao：一种机器学习超级计算机》获处理
器架构领域另一个顶尖学术会议 MICRO最佳论文———这是 MI-
CRO自 1963年创办以来，首次有美国以外国家的学者获该奖项。

一下子拿到两个计算机体系结构顶会的最佳论文，兄弟俩才终
于意识到，他们蹚出了一条前人不曾涉足的路。

DianNao 和 DaDianNao 在国际上开创的深度学习处理器方
向，已经成为国际计算机体系结构研究的主流。这两篇论文的他引
很快达到数千次，施引者遍及全球数十个国家、数百个科研机构。其
中，英伟达是引用最多的机构之一。《科学》杂志刊文评价这项工作
是深度学习处理器的“先驱”和“引领者”。
“DianNao”和“DaDianNao”的名字和发音曾让国外同行大费周

章。一般在国际上发表研究成果，取名字时都会选一个英语语系里
的名字。但兄弟俩反其道而行之，使用中文拼音命名，寓意“电做的
大脑”，表达“AI”之义。参加国际会议时，他们经常要给外国同行纠
正发音，特别是三声的“脑”，让许多外国人卷着舌头重复了好多遍。

在他们看来，这两个名字独具魅力，“因为此前没有中文发音的
芯片”。

2010年底，在计算所内的一次汇报中，
兄弟俩向领导报告了做 AI芯片的设想。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讲这天方夜谭般
的想法，于是描述了一个场景：大家很早
就在说有一天机器会替代人开车，但如果
开车的机器人在做模式识别的时候速度
不够快，那就完全没有让机器开的理
由———当它识别出前面路上的灯或者行
人的时候，车已经撞上去了。所以，它一定
要有很强的车载运算能力。

没想到，这个通俗的比方打动了所领
导，并给出了“你们说得有道理”的评价。

这给了兄弟俩继续做下去的信心。
2011 年，聚焦于前沿技术探索的

“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以
下简称国重实验室）依托计算所成立。
在时任计算所所长、国重实验室主任孙
凝晖的支持下，国重实验室围绕“非传
统体系结构方向”设立了 3 个研究组，
智能处理器团队（现计算所智能处理器
中心）在列。

陈云霁感慨：“在当时的情境下，个人
能坚持‘心中的一团火花不熄灭’已属不
易，而孙老师愿意从组织上创建一个新课
题组做这样的研究，就更加难得。”

对于兄弟俩来说，创立智能处理器团
队的时机恰到好处，因为“如果再晚半年，
抢占深度学习处理器研究的国际学术制
高点的机遇，恐怕就错过了”。

陈云霁记得，2013年的一天，孙凝晖
把他叫到办公室，提出由他担任智能处理
器团队的课题组负责人（PI），专注于智能
处理器的基础研究。

彼时，陈云霁正处于“科学家和工程
师之间的叠加态”——— 一边从事通用
CPU芯片的工程技术和产品研制工作，一
边探索智能处理器。显然，孙凝晖注意到
了他这种“难以专注”的状态。
“只有专注才能拔尖。”孙凝晖对他

说，“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做好学术研究、技
术开发、产品研制这几件事，只能分阶段
来做。”

面对这位年轻的研究员，孙凝晖为 30
岁的陈云霁做了长远打算：“计算所是做
大事的地方，研究员仅仅是做大事的起
点。要想在市场、用户那里占有一席之地，
还得有超过别人的创新和优势。”

这次深入谈话改变了陈云霁的职业
生涯。从那之后，他坚定了信念，再也没有
过任何动摇。

来自江西南昌的陈云霁、陈天石兄
弟，都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
称中国科大）少年班，又先后来到计算所
深造。

哥哥陈云霁先一步考入中国科大少
年班、踏入计算所。“我们俩成长轨迹接
近，有必然性，也有巧合。”陈云霁笑言，
“陈天石对我从来是不服气的。觉得‘我
们天天玩在一起，你也不比我聪明，你能
上少年班，我也能上’，后面的每一步也
是一样。”

计算所是兄弟俩“科学家梦”开始的
地方。

陈云霁在少年班学的专业是计算机。
当他大四那年听说计算所在做国产通用
处理器（即“龙芯”）时，有过相关经历的他
心里“痒得很”，就想到计算所读研。

陈云霁本科时成绩并不好，“既非最
聪明也非最刻苦”，但打心底里对计算机
感兴趣。“龙芯 1号”研制组组长胡伟武注
意到这一点，力排众议招他为研究生，把
他带进“龙芯”研发团队。

陈云霁被分在验证组，主要工作就是
编写测试程序，验证芯片功能是否正确、
能不能“跑得通”。

芯片功能验证既繁重又枯燥。在芯片
模拟器上验证，速度非常慢，一次操作系
统启动就要两个星期；发现了问题还要及
时响应，和工程师一起查找原因、解决问
题。为了提高效率，测试工程师一般同时
测试多个任务。但越是这样，越需要有人
一刻不停地在屏幕前盯着，等待“success”
最终跳出来。
“既耗人也耗机器。”陈云霁说，“点灯

熬油、通宵达旦是常态。”
“这么机械的工作，能不能让机器替

人干？”他想，如果验证、找错的活儿都能
自动化，那就可以饱饱地睡一觉了。
“懒人”推动科技进步！说干就干，没

过多久，陈云霁就和同事搭建起了基于 AI
程序的验证平台———一个用 AI方法自动
化生成的验证测试程序。

一开始，验证程序的质量参差不齐，
有的效率不够高，有的找错能力不行。这
时候，正在中国科大研究“演化算法”的
陈天石送出了关键“助攻”，通过演化算
法，他们逐步提高了自动生成的测试程
序质量。
“读博期间我花了很多时间做这件

事，后来几个师弟师妹也加入进来。毕业
后不久，胡伟武老师就让我做‘龙芯’验证
组的组长。”陈云霁说。

胡伟武是大忙人，但他仍投身一线编
程序写芯片代码，负责处理器核里面最复
杂的访存队列模块。然而，验证组查找出
访存队列的问题后，经常找不到人。陈云
霁等不了也闲不住，就根据自己的理解，
一边琢磨一边动手修改。
“胡老师的代码大家都不敢改，一来

他写的是很复杂的部分，很难懂；二来，改
错了怎么办？”陈云霁记得，胡伟武有次出
差回来看到代码被改了，就质问他：“你怎
么乱改？都改错了。”然后一五一十地告诉
他每一步代码的逻辑道理。

次数多了，陈云霁慢慢能把胡伟武的
代码改对了。胡伟武见他积极主动、干劲
十足，在他博士毕业一年后破格让他成为
“龙芯三号”主架构师中的一员。

成为“龙芯三号”主架构师的陈云霁，
知识结构日益丰富。业余时间他又开始琢
磨，怎么把 AI和芯片设计的基础研究交
叉，做一款“聪明的芯片”。
“用智能手段做芯片的验证测试只是

填补国内空白，我还是想做一些别人从来
没做过的东西。”陈云霁说。

2010年，陈天石从中国科大博士毕
业，加入计算所担任助理研究员。

兄弟重聚，一有空就探讨应该做什么
样的研究。讨论来讨论去，最后认定有两
件事“非常好玩”，一件是用 AI 辅助做处
理器芯片的设计，另一件是做 AI芯片。

但那时，AlphaGo 还没有击败李世
石，英伟达还只是“游戏显卡”的代名词，
没有人知道“AI+ 芯片”会碰撞出什么样
的火花。

而彼时国内市场上芯片“造不如买”，
自主研发通用 CPU芯片不受重视；AI给
人的感觉是“遥遥无期”，更不受待见。因
此，兄弟二人想要做的“聪明的芯片”，是
“冷门中的冷门”。

他们也没有“上帝视角”。陈天石回
忆，刚来计算所时他的研究方向是 AI，加
入的又是“龙芯”处理器团队，当时心里其
实特别忐忑，因为这两个方向“在当时看

来完全没关系”。
“用一块芯片加速处理几乎所有的

深度学习算法程序”的想法，无异于天方
夜谭。

他们想不通，学生们更想不通。“不止
一个学生劝我们‘别搞这么虚无缥缈的东
西了’，他们跟我说‘陈老师要不您还是带
我们做点不那么非主流的东西吧’。”陈云
霁说。

他特别理解学生们的心情。当时，他
们这个课题连 20万元的项目都申请不下
来。一名学生专门做了调研：国际上完全
没有类似的论文或工作。
“从原始创新的角度看，当你做的东

西在国际上没有任何相似的东西时，这是
一件让人感到无比激动和兴奋的事情。但
从功利的角度讲，这也意味着干这件事的
风险非常大。”陈云霁顿了一下说，“这可
能需要一些理想主义。”

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顾了这段岁
月，其中有段话是这样写的：“在一个学
术界不认可、工业界不关心、难以发论
文、难以申项目的冷门交叉学科方向孤
独前行，就像在一片黑暗中摸索，不知道
哪里是方向、哪里是出口，甚至不知道有
没有出口。”

“别搞这么虚无缥缈的东西了”2

“计算所是做大事的地方”3

“寒武纪大爆发”5

陈云霁（右）、陈天石兄弟。

陈天石展示寒武纪 1A芯片。

寒武纪 1A原型芯片。

陈云霁（左）、陈天石兄弟参加论坛活动。

寒武纪公司
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敲钟”，登上
科创板（左一为
陈天石）。

国际首颗深度学习处理
器原型芯片。

计算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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